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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春后的最后一波寒流在扬子江下游上空耗尽锐气，摄氏15度的气温连续几天在上

海俳廻，宣示春暖花开的统治，已经按步就班地到来。出门时，人们不再咀咒恶劣的天气。

日渐见长的日照，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早早起床抱怨。

      1912年3月31日上午，也就是姚荣泽案第一次开庭后的第8天，中华民国第一案的

审讯进入最后阶段。

       30名毫无笑容的法警站在南市市政厅的汉玉台阶前，组成一道人墙，挡住前面广场

上看热闹的人群。人们因为审判大厅已经被旁听者爆满，不得不站在屋外等候从审判厅里

传出最新消息。到底谁是杀害周实的凶手？到底姚荣泽会不会被判极刑？到底陪审团会不

会达成一致意见？谣言、猜测、小道消息在人群里，就像有小石块不断扔入池塘，激起一

波波声浪。除此之外，他们还见证了本庭的审官、控辩方律师、陪审团成员、证人、在押

嫌疑犯的入场。嫌疑犯的入场。

      两个小时前，污点证人余尔在法警陪同下，来到市政厅，刚好在这个时候，押载姚

荣泽的警车也到达现场。就在姚荣泽下车消失在市政厅的边门之前几分钟里，余尔挤过围

观的人们，通过法警跟姚荣泽传话，希望自己能在开庭前跟姚荣泽讲几句话。

      “不，我不想见他！”

       舅舅姚荣泽斩钉截铁的拒绝，清清楚楚地传入外甥余尔的耳朵。说话的时候，舅舅

还给了外甥一个轻蔑的白眼。

       这辈子跟舅舅重新修好没有希望了。余尔抱着悲哀的心情在审判大厅的证人席上

坐下，心不在蔫地看着主审官陈贻范宣布开庭后，呈审官容定、律师、其他证人一一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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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场，直到杀害周实的新凶嫌被传登场。

         特别法庭的审官团原来估计需要20天时间，才能通过两块金锁片的线索，找到杀害

周实的真凶嫌，并将真凶嫌押来上海受审。但是余尔供出真正的凶嫌是自己的挛生兄长余

益后，特别法庭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驻在沪宁铁路的英国海军陆战第四团借来电台益后，特别法庭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驻在沪宁铁路的英国海军陆战第四团借来电台

和汽车，用6天6夜时间，昼夜兼程，把余益从山阳县逮押上海。

         余益胡子拉渣、头发篷散，站在被告席上，虽然穿着辩护律师巢堃今天早晨为他准

备的新绸袍裤和布鞋，却掩盖不住风尘勃勃、疲惫不堪的神色。同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姚

荣泽相比，显得格外难看。

           出庭前，姚荣泽经过巢堃指点，作了刻意打扮。花白的胡子和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

皱纹很多的皮肤用肥皂擦洗的干干净净，深蓝色的呢马褂套在湖青色的绸袍外，脚上穿着

黑缎白底新布鞋，让人看上去像一个没穿制服的资深国家官员，认认真真地来到法庭讨论

公务。这就是巢堃想要姚荣泽给陪审团的印象。

           自从得知外甥余尔供出挛生外甥余益为杀死周实的真凶后，姚荣泽无法接受这个打

击，他晚上睡不好觉，没完没了地做恶梦，每次从梦里醒来，冷汗沿着他苍老、憔悴的脸

颊流下，浮肿的眼圈上出现了深深的黑印。于是精明能干的巢堃向看押所审请获得允许，

开庭前的五天里，天天给姚荣泽吸鸦片，彻底改善姚的睡眠和精神面貌。使姚荣泽觉得自

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山阳县的社会安宁，自己是无辜的，陪审团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公道

的说法。

            对于押到上海不足12小时的余益，巢堃在出庭前的嘱咐，是根椐一个崭新的策略而

定的。这个策略就是，即使控方的起诉属实，姚荣泽舅甥三人在这件命案里的所做所为，

事出有因，并非那么不堪。现在，余益正在被告席上答复呈审官容定的问话，在巢堃看来，事出有因，并非那么不堪。现在，余益正在被告席上答复呈审官容定的问话，在巢堃看来，

也就是余益正在展开自己的策略。

            余益一上场就毫无悬念地承认他在魁星楼的阁楼杀死了周实。在时间、地点和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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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的指证完全吻合的情况下，容定把问题集中到造成这件命案的动机上来。

           “被告余益，你从实告诉本庭，去年11月17日那天，是你自己，还是别人要你去魁

星楼跟周实先生见面的?”

         “是我舅舅姚荣泽叫我去跟周先生见面的。”         “是我舅舅姚荣泽叫我去跟周先生见面的。”

         “那么，杀死周实先生，是你的本意？还是姚荣泽叫你做的？”

        “舅舅告诉我，如果周实先生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为了山阳县的安定，必须除掉周先

生。”

          审判大厅轰地响起一片谴责声，其中夹着周阮两家家属的哭泣声。主审官陈贻范使

劲摇手铃要求保持肃静。

         “什么条件？”容定问。

         “如果周先生肯收下4千两银子，从此不再讨旧账，一切圆满结束。如果周先生不依

不饶要讨旧账，我就只好下手了。”

        “什么旧账？”

        “山阳县光复前，周阮两位拿着一袋南洋珍珠到钱庄来换钱，。。。”

        “打断一下，是你弟弟余尔上班的那家钱庄？”

       “是的。”

        “你也在那家钱庄上班吗？”

       “从来没有。”

        “接着讲下去。”

         “他们要换3万两银子，但是那袋珍珠不值那么多钱，钱庄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所以只换给他们6千两银子，那桩交易是我弟弟余尔办的。光复后，周阮两先生找我舅舅，所以只换给他们6千两银子，那桩交易是我弟弟余尔办的。光复后，周阮两先生找我舅舅，

说当初6千两银子给的太少，是欺负革命党，钱庄应补给剩余的2万4千两银子，军饷等着

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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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暄闹成一团的旁听观众被余益的故事深深吸引，现在审判大厅里鸦雀无声。

         容定停止向余益问话，转而问证人席上的余尔和那家钱庄的账房，进一步得知姚荣

泽是这家钱庄的股东之一，其他股东都是山阳县的名流。这家钱庄在前清时曾代办跟县衙

财务有关的银钱往来，是山阳县最大的金融机构。对于周阮提出补给2万4千两银子的要求，财务有关的银钱往来，是山阳县最大的金融机构。对于周阮提出补给2万4千两银子的要求，

钱庄股东们认为最多再补给4千两银子。于是，就产生了那个周实没能接受因而送去性命

的条件。

        “证人余尔，周阮两位先生已经去世，除了钱庄里的人以外，你能向本庭提供其他证

人，证明那笔南洋珍交换6千两银子的交易真的存在吗？”容定和其他审官商议后，向污

点证人余尔提出一个问题。

         “能。坐在那里的罗先生知道那笔交易。”

           余尔指的是发生命案那天跟随周实去山阳县魁星楼开会的罗同学。于是这位被控方

律师请来指证被告凶嫌的控方证人，身不由己地变成了辩方证人。

          罗同学的证词是从一群革命党人在光复前的秘密工作说起的。简直跟流浪汉一样，

他们每天必须变换住处，单凭暗语，不跟房东打招呼就入住或搬出别人的家里。接头的暗

语从“共和前夜”换来换去，最后换成“我饿了”等等。为了不给满清留下追查的票据痕

迹，大宗革命经费通常换成珠宝，让周阮两人随身带着，像走私犯一样，翻山渡水，冒着

大雨风寒，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到达山阳县后换成现银，用来购买军火，招兵买马，准

备响应武昌首义。光复前，最后一次发来的经费是一袋南洋珍珠，照罗同学和另一位命案

证人王同学的话来说，周阮两学长告诉他们这袋珍珠值3万两银子，所以找到山阳县最殷

实的钱庄去换银子。

         “换银子的时候，你在场吗？”容定问罗同学。         “换银子的时候，你在场吗？”容定问罗同学。

         “我和王同学护送周先生到钱庄门口，没有跟周先生进去。”

         “后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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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周先生很生气地出来了，送他出门的就是这个余益，不，是那个余尔。出

来后，周先生告诉我们，才换来6千银子。他很生气。”

            “所以，罗同学，你确定有珍珠换6千两银子这回事？”

            “我说这事就像我亲眼看到那么确定！”            “我说这事就像我亲眼看到那么确定！”

             罗同学的证词，使审官团相信凶嫌余益、污点证人余尔的故事是可信的。在拼凑

整个命案的长链中，容定觉得还缺少几环。他传被告姚荣泽上来。

            不知是因为鸦片发生的镇静作用，还是今日开庭后的一切确实像巢堃预先告诉他那

样的在展开，被告姚荣泽对两个外甥指向自己的证词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慌和恼怒，反倒是

看起来挺有精神地走到审官台下来。

            “被告姚荣泽，你从实告诉本庭，你是否参与补给周先生4千两银子的决定？”

           “是的。从山阳县最大的钱庄，只能抽去4千两银子，才不会造成市面大乱。”

           “是你一个人这么决定的吗？”

           “不，是钱庄股东们集体决定。”

           “股东们也参与决定如果周先生不接受你们的条件就杀死他吗？”

           “没有。股东们只是授权我便宜行事。”

           “被告姚荣泽，你派遣余益，而不是余尔，去魁星楼和周实开会，目的就是想利用

他们挛生兄弟长得一模一样，混淆事后的追查？”

          “是的。他们兄弟俩从小在我家里养大，是我最信得过的人。我以为只有派余益去

魁星楼，让余尔留在钱庄这个办法，才能瞒混过去。”

          “为什么你认为在命案现场的其他人不会直接指证余益？”

          “余益在乡下替我管田庄，很少上县城。山阳城里的人只认识余尔，不认识余益。          “余益在乡下替我管田庄，很少上县城。山阳城里的人只认识余尔，不认识余益。

审官大人，我这么告诉你，不是想隐瞒真相骗取无罪，而是我对周阮两位先生的死实在

有愧，不想在悔恨中了此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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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荣泽向法庭承认的事情，特别是那种有问必答、答超所问的合作态度，大大出乎

审官团和控方律师团的意料。他为什么要把最大最终的罪名往自己头上套呢？这跟第一次

开庭时，他跟另一名被告余尔把魁星楼的命案同自己切割得一干二净的态度相比，转变太

大了！坐在控方律师席上的首席律师金泯澜十分不解，但是当他的目光看到坐在对面陪审大了！坐在控方律师席上的首席律师金泯澜十分不解，但是当他的目光看到坐在对面陪审

席上的陪审员们一一露出赞赏的表情时，他明白了自己的留日同学和对手辩方律师巢堃想

达到的目的。

          姚荣泽不愧为老练的官僚，善于察言观色，当他看到陪审员的表情朝自己有利的方

向变化时，又向容定添了一句：

         “审官大人，我更不想让我的两个外甥当替罪羊。所以，我说的句句属实。”

          审判到此，法庭上的各方都觉得可以结案了。对于审官团来讲，去年11月17日发生

在山阳县的那件命案，来龙去脉已经一清二楚；对于控方律师来讲，起诉书上的指控已经

获得证实，被告姚荣泽毫不含糊地承认指使人杀害周实、阮式这一事实；对于辩方律师来

讲，姚荣泽今天的证词，扭转了把余尔故意错当成凶嫌给陪审团造成不可信任的恶劣印象。

           于是，主审官陈贻范问陪审团：

         “各位陪审员先生，你们对本案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请把问题写在纸条上递

过来。”

           对于陪审员来讲，审官容定和控辩双方律师不仅问答了自己想问的问题，而且问答

了自己没有想到的问题。

          陪审员们不动程度地摇头，表示没有问题要提。

         “很好。现在我宣佈本庭进入陪审团表决前的最后一项内容。请控方律师、辩方律

师、被告，向陪审团发言。请记住，这是你们在本庭最后一次发言，之后，你们还有什么师、被告，向陪审团发言。请记住，这是你们在本庭最后一次发言，之后，你们还有什么

话要说，就要向上诉法庭去讲了。控方律师，你们准备好了吗？”

          其他三位控方律师向金泯澜点点头，后者拿起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离开控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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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席，来到陪审团前。

          金泯澜的发言是从姚荣泽的供词与起诉书相符这一事实开始的。

         “陪审员先生们，在过去8天里，经过三次开庭，你们瞭解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杀人凶

案。这件凶案发生在去年11月17日和18日，站在你们面前的本案被告姚荣泽（指指被告席），案。这件凶案发生在去年11月17日和18日，站在你们面前的本案被告姚荣泽（指指被告席），

为了一袋珍珠交换多少银两的分歧，指使别人杀害了周实先生和阮式先生! 诸位都要么有

亲身从商经历，要么听说过别人的从商经历，诸位有没有听说用杀人来解决商务分歧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便宜行事’处理商务是包括杀人这一手段的吗？凶案的两位死者周实先

生才26岁! 阮式先生才22岁！这么早就英年断折，就是因为本案被告姚荣泽滥用职权，丧

心病狂，无视法律，草菅人命！”

          接着，金泯澜向陪审员们简叙了周阮两人出类拔萃的人品和经历。

          周实，山阳县人，17岁中秀才，22岁考入南京两江师范，文才横溢，著有剧作《水

月鸯》、北曲《清明梦》、和上百首忧国忧民的诗词。宣统元年（1909年）加入革命文学

团体“南社”，去年回家乡秘密组织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集合几千人宣佈山阳县反清

独立。

           阮式，山阳县人，16岁中秀才，17岁以榜首成绩考取南京宁德师范学堂，去年回到

家乡和周式组织淮南社，加入同盟会，成立学生队的革命武装，响应武昌起义，用武力达

成山阳县反清独立。

          最后，金泯澜引用了孙文临时大总统悼念周阮的挽联：“喋血于孔子庙中，吾道将

衰，周公不梦；阴灵绕淮安城上，穷途痛苦，阮籍奚归？。”

         金泯澜的发言在旁听席和证人席上引起一片啜泣声，陪审团上三分之二的成员掏出

手帕擦眼泪，审官们脸色异常严峻，连被告席上的两名被告都引人注目地眼圈发红，脸露手帕擦眼泪，审官们脸色异常严峻，连被告席上的两名被告都引人注目地眼圈发红，脸露

悲伤。

        “诸位先生们，” 金泯澜最終向陪审团大声呼吁，“谁在这件案子里有罪已经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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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不过了。投票表决时，不要忘记，山阳县的百姓在看着你们，周阮的同志们在看着你们，

周阮的英灵在看着你们! 万万不要辜负周阮的英灵啊！”

           说到这里，金泯澜右手举起合拢的笔记本，作了一个加重语气的动作，然后放下右

手，向陪审团、审官团、旁听席各鞠一躬，退回控方律师席去。手，向陪审团、审官团、旁听席各鞠一躬，退回控方律师席去。

           巢堃在主审官陈贻范示意下，来到陪审团前。他用很配合全厅气氛的悲愤语气开始

发言。

          “很不幸，在过去8天里，我和各位一齐听到了一场命案悲剧的倒叙。在这场悲剧里，

两位优秀革命英才周实先生和阮式先生失去了生命，而使他们失去生命的责任，我的当事

人姚荣泽先生已经承担了。我觉得，在各位对此投票表决前，有一件事情跟各位沟通一下，

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发生这件不幸命案的背景。”

             巢堃要讲述的是山阳县在发生周阮组织的反清革命后，为了成立新政府，当地社

会名流经过投票，推选前清山阳县令姚荣泽出任民政长，继续负责当地的民政事务，推选

周阮两人负责宣传和教化全县的革命思想，这样的分工是有案可查的，控方证人罗王两同

学可以证明这点（罗、王两位同学点头）。作为负责当地民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姚荣泽有

责任处处为当地社会的安定着想，尤其是在革命初起，人心浮动，需要安定人心的时候，

更应该这样想这样做，对吗？而不能补偿周阮2万4千两银子的决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做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相关的钱庄是山阳县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如果钱庄被掏空了，

山阳县的市面就会出现波动，这是身为民政长的姚荣泽最担心的事情。当然，光是出於稳

定市面的考量，并不给予姚荣泽足够的理由去杀害周阮两先生。真正促使姚荣泽下决心要

除去周阮两人的是发生在命案之前2天的一件事情。

          “诸位大概都记得，” 巢堃把声音提高8度，“第一次开庭时，控方证人罗同学曾          “诸位大概都记得，” 巢堃把声音提高8度，“第一次开庭时，控方证人罗同学曾

告诉大家，在命案发生2天前，阮式先生带着学生队去过姚家，拔出手枪，威吓姚荣泽先

生3天后务必缴出钱粮，不然军法从事。如果，各位记不清这件事的话，我恳请各位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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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一次开庭时的庭审记录。”

            巢堃说着，把预先抄好的10份庭审记录递给每位陪审员。

           “为了节省时间，请各位翻到打红钩的那一页，看看那天的记录，跟我刚才说得是

不是一样？大家都看到那段记录了，对吗？在发生阮先生威吓姚先生的这件事情后，姚荣不是一样？大家都看到那段记录了，对吗？在发生阮先生威吓姚先生的这件事情后，姚荣

泽先生觉得一方面他不能答应拿出2万4千两银子给周阮作军饷，另一方面3天后缴不出钱

的话，革命党人要取他的性命。两难之下，姚先生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决定除去周阮两

位。不过，即使在作出这个不幸的决定后，姚先生仍然抱着不要发生这种惨剧的希望，这

就是为什么，他要余益在出手前，先问周实先生能不能接受4千两银子的原因。诸位先生

们，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有过不得不採取某种下策的经历，只是我的当事人姚荣泽先生非

常不幸，他不得不採取的下策是结束周阮两先生的生命。”

            巢堃说完，向陪审团、审官团、旁听席各鞠一躬，退回辩方律师席去。

            从陪审员们陷入沉思的表情，控方律师们感觉到巢堃的发言，已经把陪审员们从悲

愤的情绪中一点点拔了出来。

            姚荣泽在全庭千目所注之下，由法警（形式上）押着，走到陪审团前，开始他的最

后发言。

         “各位先生，我是满怀惭愧、懺悔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的。过去的8天里，我都没有

睡好觉，因为我知道我做了无法弥补的坏事！周实、阮式两位山阳县的英才，因为我这个

父母官，丢了性命，我难辞其咎。”

          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姚荣泽用诚恳的语气称颂周阮两位死者的生平。从他们的良

好家世说起，何等的书香门第，家风淳朴；又说到他们本人天智聪明，如何勤奋读书，学

业如何出类拔萃，才气如何名誉天下，给乡里挣光；再说到他们如何离开家乡，接触革命业如何出类拔萃，才气如何名誉天下，给乡里挣光；再说到他们如何离开家乡，接触革命

思想；最后说到他们如何学以致用，返回家乡，引领革命。总之，如果换一个场合，听到

姚荣泽的这番话，听众会觉得，这是一位敦厚的长辈在娇傲地介绍自己的两位了不起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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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

         经过这番富有感情的铺垫后，姚荣泽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

        “跟周阮两位先生相比，老朽我对革命呀、共和呀、选举呀，这类新事情，在光复前

实在知道的太少。我只知道作为父母官，如何保境安民。所以，山阳县光复的那一天，老实在知道的太少。我只知道作为父母官，如何保境安民。所以，山阳县光复的那一天，老

朽不知所措，第一个念头竞是想逃离山阳，回安徽老家去。是周阮两位先生对我晓以大义，

组织乡人推选，才使我得以出任民政长。不夸张地讲，周阮两位先生是我加入共和的带路

人。那时候，我觉得虽然他们比我年轻，他们懂得比我实在太多，我是以学生待师长之礼

礼敬他们两位的。”

         那么姚荣泽跟周阮两位的关系是如何从亲密走向对立的呢？

        “在山阳，周阮两先生跟我之间最初是这样分工的。原来的县衙事务，从收纳钱粮到

街坊治安，归我管。开办新学堂，到四乡宣传革命思想，归周阮两先生管。开始，我们合

作得很好，四乡安稳，人人高兴。麻烦是从两个都督府同时向山阳县征缴军饷开始的。老

朽我是前清旧吏，总以为我的上司应该是知府衙门，再上头该是道台衙门、省抚衙门，如

何用山阳县一县的财力应付两个上司的征调，这实在是难办的差使。。。”

         说到这里，姚荣泽好像舌头打结，费力地咳嗽一下，清清喉咙，才继续说下去：

       “我去请教周阮两位，这事该怎么办？不料他们很不体谅，说我对待革命政权，不如

对待满清政权那么卖力，要山阳县多拿钱出来是应该的，因为一袋值3万两银子的珍珠在

光复前被钱庄压价成6千两银子，只要钱庄把2万4千两银子的差价补上，两个都督府要的

银子就有着落了。无奈之下，我招集钱庄股东开会，向钱庄借钱，可是股东们不同意，说

我是山阳县的民政长，有责任保境安民，如果从钱庄抽去那么多银子，造成山阳市面混乱，

我就是渎职！反过来逼我去向周阮两位交涉。也就在这个时候，阮式先生带着学生队到我我就是渎职！反过来逼我去向周阮两位交涉。也就在这个时候，阮式先生带着学生队到我

家里，拔出手枪顶着我的这里，”姚荣泽指指前额，“对我说，三天后，如果我筹不出钱，

就把全县的钱粮账本交给他，由他按账本上的数目，找有钱人家按家按户去摊派军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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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话，小心我的脑袋。我说的这些，句句是实话，坐在那里的两位同学，他们当时都在

场，可以作证我说的对吗？（罗王两同学点点头）诸位大人，那时我真是逼得走头无路。

要借银两，没有！不交银两，交账本! 不交账本，交脑袋！真是难煞老朽。。。”

           姚荣泽的声音越说越弱，最后变成呜咽。他掏出手帕，又是擦泪，又是抹鼻涕，挣           姚荣泽的声音越说越弱，最后变成呜咽。他掏出手帕，又是擦泪，又是抹鼻涕，挣

扎一番，才恢复发声：“实实在在，出于无奈，我才决定用周阮两位的性命，去换山阳县

的安宁。我这么做，对不起周阮两先生的家眷，对不起听我使唤的余益、余尔兄弟，对不

起惹上血案的我的部下。我一个前清旧吏，追随共和革命，才疏学浅，实在想不出当时还

有没有其他解套的办法，请各位青天大人定罪时明察呀。”

           姚荣泽说着双膝跪下，东东东磕了三个头，然后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法警的搀

扶下回到被告席去。

          整个大厅在姚荣泽说话的时候几次爆发大片嘘声或跺脚声，但是在他说出最后一段

话时，全厅鸦雀无声，人人都被一个50多岁老人的懺悔求饶而感染。

          主审官陈贻范请10位陪审员站起来。

         “各位陪审员先生，接下来，就要请各位退入门后那间小房间讨论并表决本案的被

告是否有罪，有罪到什么地步。请记住，各位是中华民国，也是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行使这种权力的陪审员，请各位好好珍惜。各位共有10人，如果表决结果是5票对5票

的话，我只好宣佈本案误审，然后本庭就要重理起诉书，重组陪审团，一切从头开始，希

望不要发生这样的情况。你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请吧。”

           法庭书记员带着10位陪审员退入小房间。主审官陈贻范宣佈休庭两个小时。

           审判大厅犹如揭开盖的粥桶，一片沸腾。有人忙着去上厕所，有人小跑步到屋外向

广场上等候的人群通报消息，有人吸烟养神。更多的人在为判决打赌，他们分成很多一二广场上等候的人群通报消息，有人吸烟养神。更多的人在为判决打赌，他们分成很多一二

十人的小圈子，有的赌姚荣泽会判死刑，有的赌姚荣泽会判无期徒刑或二十年或十年，对

于余益，他的存活率在过去几小时显然增加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被告席上的姚荣泽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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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擦汗。

           “审官团入席! 全体起立，肃。。。静！”

            当主审官陈贻范居中、呈审官容定居右、呈审官蔡寅居左，在审官席的长桌后再次

坐下时，全厅的人们早已各就各位，殷切地等待这场民国第一案的最后落幕。坐下时，全厅的人们早已各就各位，殷切地等待这场民国第一案的最后落幕。

            “陪审团入场。”陈贻范宣佈。

              法庭书记员打开边门，请10位陪审员走出来，回到陪审席上坐下。

             一个姓李的陪审员因为嗓门大，被推选为陪审团代表，宣读陪审团表决结果：

           “中华民国特别法庭陪审团以7票对3票表决如下：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法序扰乱

之际，被告姚荣泽有应得死刑之罪，尚有可原实情；被告余益受姚荣泽指使，有从犯之罪，

无主犯之责。禀请法庭予两人减刑。”

            陈贻范通过书记员，取得陪审团表决结果的纸条，重新看了一边。他和容定、蔡寅

低声交谈，达成共识，于是用最庄严的苏州口音的官话大声说：

          “根据陪审团表决结果，本庭判决被告姚荣泽死刑，被告余益二十年徒刑，参考陪

审团意见，对两犯行刑暂缓执行，禀请中华民国大总统量情裁决。”

            旁听席上顿时大吵大嚷起来，没有人再去理会陈贻范宣佈特别法庭已经完成司法部

付予的全部工作，现在圆满毕庭等官冕堂皇的结束语。人们站立起来，你推我挤，涌出屋

外，向广场上的人群报讯。留在大厅里没走的人们，形成一片悲喜交杂的景像：有人眉花

颜笑，勾肩搭背，相互握手以示庆祝；有人愁容满面，无精打彩，一脸阴沉；还有的人一

声不啃，独自叹气。。。

            审官们回到休息室，将审判大厅的暄闹关在几道门外。

            休息室的桌上，市政厅的茶房早已摆好了中西茶点、烟酒水果。            休息室的桌上，市政厅的茶房早已摆好了中西茶点、烟酒水果。

            蔡寅拿起热手巾，使劲地擦脸。

       “亚力山大，今天你可以早点回家了，”陈贻范自从成立特别法庭后第一次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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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称呼正在脱去法袍的容定。

      “伊文(陈贻范的英文名Ivan)，我太太早己习惯我很晚回家了。”


